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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东明

在实行出版社“办社审批制”的中国，大学出版

社几乎都建在国家的重点大学。在重点大学建立出

版社，其宗旨和作用肯定有别于一般的地方出版社

或商业出版社，那就是要利用大学出版社从属大学

的地缘优势，依托大学的学术力量，从出版方面反

映大学的学术成就，弘扬大学的学术风范，从而提

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

大学出版社自身的优势和生存之本。

一、大学出版社被赋予的理念和功能，使它必

须拥有理想主义色彩

在我国高等教育日益普及，各类大学雨后春笋

般产生的今天，重点大学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首

先重点大学所要培养的人才，不是简单地使受教育

者拥有一技之长，而是要让他们拥有更广阔的知

识，更完美的人格，无论在思想上、专业上都要对社

会承担更大更深远的责任。一句话，重点大学不仅

是在训练一种人力，而是在培养人格。其次在传播

知识方面，大学是要出思想的地方，是科学研究和

传播的圣殿。历史证明，真正重要的思想和目前流

行的思想之间，往往并没有多少关系。一流大学应

有超越世俗社会的勇气，拥有绝对的理想主义色

彩，成为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建设者和守望者。在为

社会服务方面，虽然重点大学是为我们这个社会服

务的，但这种服务却是目光远大的，它并不一定要

立刻满足我们这个社会的即时需要，而是着眼于社

会的更长远的利益。只有这样，这些重点大学才能

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如此看来，重点大学并不

能急功近利地照搬市场机制，急忙去办那些最热门

的专业，对见效缓慢的基础学科失去耐心，一流大

学并非只是一个创造利润的机构，也不能办成一个

只跟着变化的市场转的商业企业。前浙江大学校长

竺可桢曾说：“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集

中了我国知识精英的重点大学，在追求办学条件、

办学规模的同时，最不能缺的是它的办学理想。

大学出版社作为重点大学的一分子，无疑应把

这种理想融入自己的追求，并成为这种理想的实践

者。被公认的大学教育的三大支柱力量为优秀的师

资、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以及健全的大学出版

社。作为“大学的第三势力”的大学出版社，应具有

传播学术与知识的功能，具有影响社会、启迪思想

的教育功能，同时还具有为本校反映科研成果、推

行办学理念和树立特色形象的公关功能。我在厦大

出版社工作多年，深感“大学”二字的分量，特别是

名牌大学出版社的价值更是一般出版社所不能替

代的。不少作者跨洋过海找到我们，不少作者不计

稿酬多少而选择我们，就是希望借大学出版社的品

牌，借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底蕴，达到传播其学术的

目的。因此，对大学出版社来说，在纷繁复杂的市场

竞争中必须时刻保持着那份理想主义的色彩。

二、大学出版社的真正理想就是通过出版的手

段达到弘扬学术思想、积累和创新文化的目的

理想是我们事业所期望达到的目标。之所以称

之为真正理想，就是我们在追求办社规模、发行码

洋、出版利润等各种目标时，必须始终把创新和积

累文化、弘扬学术思想作为我们工作的真正目标。

作为大学出版社这样一个有特别内涵的文化机构，

就要把自己摆在推进和弘扬大学学术成就这样一

个地位，走一条学术化出版的道路，把出版优秀学

术图书作为自己的办社理想和不懈追求。

大学是要出思想、出人才的地方。作为大学出

版社，通过它的出版物的传播，强化其学术功能，是

因为大学出版社与大学天然的学缘和地缘优势，最

易站在学术前沿，最了解大学课程改革与设置，并

能直接参与理论攻坚和创新以及新教材的编写。大

大学出版社的真正理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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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通过自己的出版活动，反过来促进了大学

教师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对学校的学科建设，提高

教学质量，弘扬大学的学术风范，都起到别的出版

机构所无法取代的作用。在现代社会越来越追求专

业分工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大学出版社能够专注于

学术积累，形成自己的特色，那么我们的工作不仅

会对学术发展和思想传衍做出自己的贡献，还会因

其不可替代性获得社会的认可。在出版市场激烈竞

争中，我们出版人每天都要面对许多抉择和判断。

当我们带着一种信念和追求时，我们在心灵深处的

那种好恶便会驱动着我们的选择。美学家朱光潜先

生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

做入世的事业，要把自己的事业当做一件艺术品看

待，只求满意理想和情趣，不斤斤计较于利害得失，

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伟大的事情都出于宏远

的眼光和豁达的胸怀。”作为大学出版人，我们的职

业要求和使命感，使我们不仅可能而且必须“把自

己的事业当做一件艺术品看待，只求满意理想和情

趣”；使我们必须始终满怀一种冲动，一种独到的眼

光，以求自己的出版物能感召读者，征服读者，传承

文明，播种智慧。

三、出版发展史并不是利润、码洋史，它本质上

是出版优秀图书的历史

一个时代的文化，一个社会的文明，在很大程

度上是蕴藏在出版物中的。回望百年中国出版史，

张元济、邹韬奋、胡愈之、叶圣陶等无数出版界的先

贤，他们的事业传之久远，正是他们能在一定程度

上超越利禄，超越短视，对文化传播的贡献所赢得

的。在当今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但

在文化领域，具体到出版领域，浮躁、粗率、急功近

利几成通病，许多书越来越乏味，重复跟风，矫揉造

作，即使是冠以学术著作之名，平庸或东拼西凑的

书比比皆是。书是越印越漂亮，但真正长留于读者

心中，让人爱不释手的书却越来越少。不可否认，我

们所目睹中国出版界繁荣的背后确实存在着越来

越多的对规模、码洋和利润的追求，越来越多地为

经济利益所驱动而热衷于短线做大，越来越有意无

意地忽视文化、价值和人性的意义，大量的辞书不

合格现象正说明这一点。

其实，出版界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在自身

发展的竞争压力下，任何一个经营者都不敢忽视追

求利润。特别是今天，出版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

一个产业时，面对生存的危机，谁敢在商不言利。事

业与产业的对立统一，在今天依然是出版工作者的

一个主要矛盾；探讨文化与经济的平衡，追求二者

融合中的超越，仍是出版界有识之士共同关注、常

谈常新的问题。复旦社贺圣遂社长曾提出这样一个

问题：出版的意义究竟何在!出版工作究竟是“以码

洋论英雄”，还是一份创造性的诗意的愉悦。我们出

版人整天东奔西走，忙里忙外，难道真的只是为了

追求那些单纯的数字吗! 除了码洋，难道我们就没

有生存的价值!
大学出版社 "# 多年的发展中，已出版了一大

批优秀的教材和学术著作，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出

版业光辉成就的一个组成部分。检验出版工作的成

就，是以它的出版物的整体效益为标准，尤其是它

的思想性，码洋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我曾到过南昌

的滕王阁，这个历经一千三百多年屡毁屡建的楼

阁，并不以其建筑物的宏大而吸引游人，而是因有

唐代天才少年王勃一首即席之作《滕王阁序》而闻

名天下。代代相传的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

天一色”的千古佳句。徜徉在这被称为“瑰丽绝特”

的“西江第一阁”前，我仿佛领悟了出版工作的真

谛，《滕王阁序》能流传久远，是因为它的字里行间

蕴含的豪迈诗意和厚重的历史经纬，是中华民族文

化的魅力所在。如果几年，几十年，几百年甚至

几 千 年 后 ， 还 有 人 提 起 我 们 出 版 的 书 对 他 的 影

响，得到他的喜爱，我们的工作就是不朽的。我

们出版人一定要把握着出版业的终极目的，而不是

舍本逐末，把手段当做目的，以至于在激烈的竞争

中迷失方向。

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不仅要有经济的腾

飞，还要有文化的跨越，综合国力的竞争一个很重

要的方面是它的文化力。这是一个需要文化创新的

时代，是一个需要文化精品的时代，也是一个渴求

厚重之作、传世之作的时代。大学出版社的真正理

想，就是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先进文化的建设者。

$作者为厦门大学出版社社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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